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試
析
匠
衊
龘
螠
霫
言
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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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
系
國
旳
開
始
一
系
列
「
泥
子
魂
」
的
創
作
，
應
該
是
件
文
壇
上
的
盛
事
才
對
。
至
少
在
這
一
系
列
的
創
作
之
中
，
作
者

所
運
用
的
成
熟
技
巧
，
以
及
所

，

子
視
的
素
材
與
悄
感
，
都
是
他
從
事
寫
作
多
年
的
一
種
階
段
的
顯
示
。

在
「
遊
子
魂
」
中
一
系
列
展
開
著
的
，
是
裸
泊
在
世
界
各
角
落
的
中
國
人
那
種
錯
綜
複
雜
的
心
境
，
更
確
切
的
說
，
就
是

十
年

短
篇
小
説

選
評

六

- 
一- 

生雲 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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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份
令
人
難
以
捨
下
的
「
失
重
」
感
。

「
遊
子
魂
」
之
一
的
「
香
蕉
船
」
(
已
收
入
林
柏
燕
主
編
的
卫
＾
+
二
年
短
篇
小
說
選

」
)
有
了
很
好
的
開
始
，
之
二
的
逼
篇

「
藍
色多
瑙
河
」
毋
寧
說
是
有
着
更
令
人
酸
心
的
淒
愴
意
境
。

我
們
一
般
對
於
「
逃
港
難
胞
」
的
印
象
，
僻
止
於
新
聞
媒
體
的
傳
播
，
知
逍
他
們
囘
到
了
祖
國
之
後
，
是
如
何
地
受
到
國

家
與
社
會
的
呵
設
。
但
是
仍
然
有
些
雖
胞
在
逃
到
香
港
之
後
，
便
陷
在
一
個
進
退
維
谷
的
濫
迹
境
地
。
一
時
間
既
享
受
不
到
祖

國
的
溫
暖
，
却
仍
然
處
在
從
「
上
面
」
下
來
的
追
留
狀
態
：
他
們
痛
恨
上
面
的
世
界
，
却
忘
不
了
那
些
生
活
了
五
千
年
的
人
，

以
及
那
片
土
地
。

作
者
在
處
理
這
樣
的
一
個
題
材
時

，
採
取
的
是
一
種
關
懷
而
超
然
的
態
度
，
整
篇
小
說
的
敍
述
觀
點
，
是
以
宜
詖
訃
文
的

奇
特
方
式
進
行
的
，
哀
悼
一
個
名
叫
「
阿
貞
」
的
女
孩
，
在
逃
出
地
獄
之
後
，
是
過
着
怎
樣
的
一
種
擺
盪
底
生
活
，
到
了
那
天

，
又
是
怎
樣
的
在
自
鳧毫
無
出
路
的
心
情
之
下
，
拿
起
一
把
摺
刀
，
毀
滅
了
自
己
。
在
瞭
解
了
作
者
的
敍
述
方
式
與
創
作
動
機

之
後
，
再
去
捕
捉
全
文
，
想
必
更
能
接
近
作
者
的
原
意
。

阿
貞
之
死
，
是
死
於
人
性
尊
嚴
的
傾
圯
。
從
外
在
環
境
加
諸
她
身
上
的
事
件
來
看
，
所
造
成
的
是
她
一
連
串
內
心
的
挫
敗

，
一
連
串
希
莖
的
破
滅
。

她
逃
到
香
港
之
初
，
原
來
幻
想
着
香
港
是
個
興
牽
無
掛
的
地
方
，
然
而
成
天
來
往
涪
的
、
談
論
着
的
，
却
總
是
那
場
自
己

企
欲
忘
懷
的
夢
煚
，

這
種
非
人
痛
苦
的
忍
受

，
是
造
成
她
死
因
的
最
大
悄
況
。
終
其
一
生
也
無
法
擺
脫
掉
這
層
魔
障
的
牽
縈
，

加
上
那
一
個
個
希
望
的
幻
滅
，
百
無
聊
賴
之
下
，
只
有
籍
着
死
亡
來
逃
避
這
人
間
的
煉
獄
了
。

在
未
想
到
以
死
來
結
束
餘
生
之
前
，
阿
貞
原
想
藉
着

一
個
德
國
敎
授
赫
曼
先
生
之
助
，
遠
渡
徳
國
，
而
將
一
切
偈
痛
忘
慎

，
沒
想
到
赫
曼
先
生離
她
到
德
國
的
目
的

，
只
是
爲
了
要
利
用
她
作
爲
對
中
共
政
治
及
敎
育
的
研
究
。
那
藍
色
的
多
瑙
河
對
她

來
說
該
是
充
滿
潘
希
望
的
一
個
世
外
桃
源
，
但
是
在
做
爲
一
個
人
的
價
值
來
說
，
到
了
那
兒
就
藹
然
無
存
了
。
這
種
利
用
，
比

起
她
的
老
板
利
用
她
的
裸
照
歛
財
，
更
是
令
人
不
堪
。
起
碼
，
他
們
不
致
侮
辱
她
，
而
且
她
還
可
以
利
用這
筆
辛
酸
的
錢
捎
給

家
裏
，
資
助
難
友
「
阿
吉
」
的
反
共
刊
物
，
對
於
她
的
清
白
絲
亳
無
損
；
而
那
條
晶
藍
的
多
瑙
河
啊
！
却
能
移
吞
噬
掉
整
個
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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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人
性
，
尤
其
不
能
忍
受
的
是
仍
然
得
靠
湝
囘
憶
那
場
夢
緊
，
將
自
己
傷
口
撕
裂
得
更
深
，
更
痛
來
維
持
自
己
的
利
用
價
值
，

而
這
條
藍
色
多
瑙
河
竟
是
自
己
在
不
顧

一
切
之
後
的
最
終
希
望
。

張
系
國
的
這
篇
弔
文
，
愁
愁
慘
慘
，
令
人
不
忍
再
誦
，
也
發
人
深
省
，
何
以
只
有
中
國
人
才
必
須
忍
受
這
些
痛
苦
？

·
再
想

想
，
又
有
多
少
蛾
榷
在
世
界
哪
個
角
溱
裏
舔
蒞
偽
口
的
同
胞
，
對
於
張
系
際
的
這
份
悲
憫
胸
懍
，
是
足
以
使
得
許
多
還
在
安
樂

窩
中
浪
没
不
已
的
所
謂
「
作
家
J
們
捫
心
自
問
的
。

扉
一
的
試
析

作
者.. 
張
糸
國

原
成.. 
文
季
第
三
期

G
＾
十
三
年
五
月
號
)

身
爲
一
個
現
代
作
家
，
其
處
境
是
很
濺
難
的
：
他
不
能
像
批
評
家
一
樣
，
只
從
某
種
意
義
上
來
爲
作
品
下
判
斷
；
也
不
能

像
那
些
無
心
的
讀
者
一
樣
，
只
在
汨
中
提
煉
他
們
的
所
懦
，
不
事
更
深
一
府
的
企
圖
。
而
一
個
現
代
作
家
却
是
必
須
除
了
以
技

巧
再
現
自
身
的
經
瞼
之
外
，
遠
得
面
對
辻
會
，
而
對
人
類
，
忠
質
向
祀
錄
下
他
的
時
代

，
作
一
名
誠
縶
的
見
證
。

就
此
觀
點
來
看
，
張
系
國
的
確
一
直
地
在
努
力
不
懈
，
無
論
在
創
作
技
巧
上
抑
或
題
材
的
把
握
上
，
都
逐
漸
地
精
粹
起
來

，
也
愈
來
愈
契
合
作
爲
一
名
現
代
作
家
的
袁
任
。
從
「
制

禱
」

、
「
香
燕
船
」
、
「
藍
色
多
瑙
河
J
到
現
在
的
這
篇
「
笛
」
，

我
們
便
可
以
發
現
作
者
張
系
國
是
怎
樣
地
想
慨
抱

一
個
更
完
美
的
中
國
社
會
，
不
僅
只
是
政
治
上
的
，
同
時
也
憧
憬
着
在
精
神

上
｀
文
化
上
的
「
烏
托
邦
」
，
這
個
「
烏
托
邦
」
的
理
想
世
界
，
卽
出
現
在
這
篇「笛
」
的
小
說
之
中
。
可
以
說
，

「笛
」
爲




